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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薛惠茸见面的时间，约在上午十点。
薛惠茸和丈夫在永济市区经营着一家

早晚餐店，她说，店里太忙，忙过用餐的高
峰时段，她就可以抽开身了。

采访之前，从网上看过几条薛惠茸的
视频，然而，当薛惠茸真的站在面前时，我
还是感到有些意外：瘦小的个子，上身着一
件半新半旧的中长棉衣，鼻梁上架一副厚
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的一双眼睛不大，眼
底盛着几许浅浅的笑。如果对那笑容的成
分进行化验分析，我感觉两分是纯朴，三分
是真诚，五分是和善。

见到薛惠茸的第一眼，我实在无法把
眼前这个外表弱小、笑容和善的女子，和那
个毫不犹豫张开双臂、以弱小身躯拦截飞
车窃贼的英雄联系起来，在二者之间画上
等号。

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的反差，真的太大
了。

我很奇怪：这瘦小的身躯里，何以蕴藏
着如此巨大的勇气？她的这些勇气，又缘
何而来？当时薛惠茸多处受伤，特别是左
腿伤势更重，膝盖处八根韧带断了六根。
医生曾预言她伤腿手术难度大，康复周期
长难度更大。眼前的她动作利索，从外表
看与正常人相比已俨然无异，小日子过得
忙忙碌碌也热气腾腾。

从那个不寻常的午后到现在，在平民
英雄薛惠茸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她又走
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坐在她家的客厅里，伴随一杯香茗袅
袅升腾的热气，我和薛惠茸聊起来。

二

时光回到 2019 年 1 月 17 日，农历腊月
十二。

农历新春将至，渐浓的年味，在永济这
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著名山水小城的上
空，越来越浓地酝酿。这天上午，生性勤
快的薛惠茸，忙碌了大半天，给家里进行
了一次大扫除。忙碌完毕，她和女儿打了
声招呼，就出了家门。她和隔壁嫂子高艳
艳约好了，下午去美发店做头发，换个新
发型——哪个女人不爱美呢，忙了一年，
也该犒劳犒劳自己了。

薛惠茸居住的府西苑小区，位于永济
市府西街中段北侧。两扇雕花铁门，是车
辆和居民进出小区的唯一通道，白天大门
是敞开的。从大门进去，是一条贯穿小区
南北的甬道，甬道不长，也就一二百米。挨
着甬道东面，是整齐排列的四栋居民单元
楼，从南往北楼号依次为一号、二号、三号、
四号。小区开发较早，是那种单元楼与自
建小院的混合格局。薛惠茸和高艳艳居住
的自建小院，位于小区的最里面，与四号楼
相邻。都是在一起居住多年的老邻居了，
小区的人普遍熟络。

下午四点，正是上班时间，小区里来往
的人很少。

绕过四号楼四单元楼门口，两人说笑
着走到小区的那条南北甬路上，遇到了散
步回来的王建民夫妇。四人停下脚步，聊
了几句家常。

他们不会想到，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刚
从监狱释放不久、流窜作案的惯偷，此刻正
在这栋楼四层王建民的家中作案。窃贼采
取的方式是一人在楼梯口放风，一人潜入
房中行窃。作案的摩托车，就停放在不远
处的楼前空地上。

与王建民夫妇分开后，薛惠茸与高艳
艳继续往前走。其间路遇一位小区邻居，
三人又在路边聊了几句。

走到三号楼与二号楼之间时，两人忽
然听到身后有人高喊：“抓小偷，抓小偷！
关大门，关大门！”

两人回头一看，只见两名三十多岁的
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仓皇地朝着大门方
向飞驰而来。王建民和老伴跟在摩托车后
面，边追边喊。

原来，王建民上到四楼，发现家门大
开，立即意识到家里进贼了。正在作案的
窃贼见势不妙，慌忙夺路而逃，逃至楼下，
跳上望风接应的同伙已经发动的摩托车，
急欲逃离现场。站在路旁的王建民老伴，
伸出胳膊去拽窃贼的衣袖，却被窃贼用力
挣脱，摩托车只是摇晃了一下，随后加速向
前驶去。

在小区上空突然响起的疾声呼喊，让
薛、高二人瞬间反应过来：有情况！

高艳艳立即向二十米外的大门跑去。
薛惠茸回转身来，面朝呼叫声传来的

方向。
窃贼驾驶的摩托车，此时正飞快地向

大门驶来。
薛惠茸向前两步，站在了路的中央，张

开双臂。
“抓小偷，抓小偷！”后面的人继续边追

边喊。
“谁敢拦，我就撞死谁！”窃贼气焰十分

嚣张，威吓道。
面对越来越近的摩托车，薛惠茸抬首

凝目，毫不退缩。
慌不择路、人性泯灭的两名窃贼，在摩

托车的吼声中，对着薛惠茸，径直撞了上
去。

摩托车和两名窃贼倒在了地上。
薛惠茸被飞车撞出几米开外，身体撞

在路边停靠的私家车车门上，又被巨大的
反弹力量摔向地面。她几度挣扎欲起，腿
却不听使唤，只得挺起上身，用手指向窃
贼，朝对面赶来的人喊：“快抓贼娃！”

一名窃贼腿被倒地的摩托车压在轮
下，动弹不得，随即被追赶上来的王建民等
人擒获。

驾驶摩托车的窃贼，十分狡猾，趁人不
注意，从两扇铁门的空隙溜了出去，很快不
见了踪影。说起此事，高艳艳至今还有些

懊丧和遗憾：“咱不知道贼娃子长啥样呀，
让他跑掉了，也是旁人提醒才反应过来，
唉，迟了。”

薛惠茸多处受伤，左腿膝盖以下部分，
完全脱离正常位置，她被紧急送往五十公
里之外的运城市中心医院抢救。

三

“经过就是这么个经过。”薛惠茸向我
描述当时的情景，语气有些平淡。

我问她：“当时怕吗？想什么了？”
“事情太突然，前后最多也就一两分钟

吧，根本来不及想，也没有觉得怕。”薛惠茸
说。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性格，看到人恓
惶就忍不住想帮一把，看到不平事，也忍不
住想管。”停了停，薛惠茸又补充道。

“你能想到小偷会用飞车撞你吗？”我
继续追问。这个问题有些残忍，但我还是
想听听薛惠茸真实的想法。

“没有想到。”薛惠茸眼睛望着我，有些
迷茫地摇摇头，“我想着这么一拦，他们会
停下来。再说，嫂子去关大门了，他们也跑
不出去呀。”

看到有人站在前面拦车，行驶的摩托
车应该停下来。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维。

薛惠茸的想法没有错。只是她当时面
对的，并非正常人。

心地善良的薛惠茸，以己度人，不愿把
窃贼往坏处想。

一个大活人站在面前，骑着摩托车直
接往人身上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
这已经是涉嫌故意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
在此时的双方关系中，薛惠茸手无寸铁赤
手空拳，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是受害的一
方；两名窃贼长得人高马大又正值壮年，且
借助飞速行驶的摩托车作为实施伤害行为
的工具，是加害的一方。

曾经做过五年人民陪审员，两名窃贼
的这一行为，让我相信自己的这一判断基
本成立。

只是，善良的薛惠茸，远远低估了那些
垃圾人人性中的恶，远远低估了他们的暴
虐！

两个不可一世的窃贼，绝对没有料到，
这个弱弱的女子，会毫不胆怯地用自己弱
小的身躯拦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料到，他
们的嚣张狂妄，会在如此单薄弱小的薛惠
茸面前，彻底翻了车！

在他们的认知里，如今的社会环境，逐
利而动、趋利而行，是被多数人奉行的圭臬
与指针。面对快速驶来的车子，谁又会为
了与己无关的事情，冒着伤及自身，甚至危
及生命的危险，挺身向前呢！

窃贼们错了，他们错就错在，太过小看
正气和正义的力量！

窃贼们错了，他们错就错在，忘了“邪
不压正”的古训，已把正气与正义的种子种
在了民众的心底！

正气与正义的种子根植于心灵的深
处，在正邪较量的关键时刻，这种子的力量
被无限激发出来，迸发出感天动地的力量。

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瞬间，人心深处
的正义与正气，在刹那间被照亮，在蒲坂大
地上，放射出夺目的灼灼光华！

这也是淬炼人生的时刻，在这短短的
瞬间，弱女子薛惠茸，以奋不顾身、勇拦飞
车窃贼的举动，完成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
无畏壮举，实现了从平民到英雄的人格升
华！

四

在成家之前，薛惠茸是一个普通的永
济农村女孩，在尧王台下的太古屯出生、长

大。太古屯是一个只有六百来人的小山
村，尧天舜日，流风余韵，此地民风敦厚淳
朴。

薛惠茸一岁多时，生母病逝，父亲把她
送给同村的薛家夫妇抚养。薛家夫妇已经
有了三个男孩，很稀罕这位养女，三个哥哥
也处处让着她，特别是大哥，对这个小妹妹
更是百依百顺。养父养母除了种地，还做
些小生意，家里光景不错，是村里第二家抱
回大电视机的人家。养父是个热心人，他
的古道热肠在村民中有口皆碑。耳濡目染
中，薛惠茸养成了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的性
格。

初中毕业后，薛惠茸在馍铺打工，认识
了卿头镇小伙杜双锁。两个脾性相投的年
轻人，牵手步入婚姻殿堂，生下一儿一女。
婆家经济条件差，两个年轻人身上背负着
一笔上万元的债务，走上了打拼创业之路，
蒸馍馍、开饭店、打零工……勤劳的小两
口 ，依 靠 辛 勤 的 双 手 还 清 了 债 务 ，并 于
2003 年在永济市区置业安家，就是如今他
们在府西苑的小院。

五

薛惠茸说，手术后的两年，对她来说是
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在手术台上躺了六个多小时，又在医
院住了十来天，薛惠茸于春节前回到家中
休养，四十天后石膏拆除，接下来就是漫长
而艰苦的康复过程。

伤口钻心疼痛、奇痒难耐，她咬牙坚
持。石膏拆除后左腿肌肉萎缩，连基本的
站立都无法做到，她强忍疼痛开始康复训
练，从重新学习迈步开始，在丈夫和孩子的
鼓励下，一点点慢慢恢复左膝功能。

“康复训练那阵子，我骑着自行车在伍
姓湖边一骑就是几小时，现在已基本正常
了。我啥都不求，只要能让我走路、能做活
就成。”薛惠茸笑了，脸上的表情很知足。

目前，薛惠茸左膝已经可以九十度弯
曲，虽说不及右膝那么灵便，但基本不影响
正常活动。

在家养病那两年，薛惠茸家的大门经
常是开着的，邻居们顺脚就拐进屋来，聊一
聊，坐一坐，陪她解闷儿。

采访过程中，薛惠茸更多是在说别人
的好：养父养母和哥哥好，养育了她，疼她
照顾她；丈夫好，为这个家吃苦打拼，现在
除了小吃店，还打着一份零工；隔壁的嫂子
好，受伤住院后替她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小
区的邻居好，为她捐款治病，那名原来在中
医医院上班的邻居，每天下班后为她进行
康复治疗，治疗三个月没要一分钱；运城市
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精心照顾她的病情，
手术很成功，让她重新拥有了正常的生活；
永济市发动干部职工捐款，凑足了她的治
疗费，授予她“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先进典
型称号；运城市推荐她参评“山西见义勇为
模范”，给予她最大的精神鼓励和认可；中
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
的领导，来到家中看望慰问，赞扬她的事迹
是全社会召唤的正能量……

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法则”：世界是
自我的心理镜像。我们眼中的他人，都是
我们自己，他人不过是自我的一个投影，或
者说，你是什么样的，世界在你眼里就是什
么样的。

我眼前的好人薛惠茸，用她的一句“可
好了”，再次验证了这一法则。

六

说起夫妻二人的早晚餐店，薛惠茸告
诉我：“两年前，腿好得差不多了，我寻思孩
子上学、结婚都要花钱，自己不能老在家坐
着呀，就和爱人商量弄个早晚餐摊点。开
头就是一个棚子，可简陋了！一年前那片
街区改造，才有了一家店面。”

每天早上四点半，室外还是一片漆黑
浓重的夜色，薛惠茸已经穿衣起床。简单
洗漱之后，她骑着电动车出了家门，赶往两
条街之外的早餐店。这家名作“味一绝”的
小笼包店，是她和丈夫维持一家生计的主
要来源。通常情况下，她会一直忙碌到下
午两点，回家稍事休息，下午四点又回到店
里，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才能歇下来。

“一天一天地忙，时间过得可快了。”薛
惠茸笑着说，朴实憨厚的笑容里透着踏实
和满足。

采访过程中，邻居高艳艳正好抱着孙
女来串门，于是也加入了谈话。在高艳艳
讲述的过程中，两岁的小孙女忽闪着一双
乌黑的眼睛，静静听着。

小女孩还小，她还不懂奶奶讲的话。
等将来有一天长大了，她会懂得的。

我问高艳艳：“以后遇到这种事，还会
做吗？”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薛惠茸。
当然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

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有善亦
有恶的存在，这并不以我们一厢情愿的美
好愿望为转移。

正如山谷反衬了高山的巍峨，那些凶
残与邪恶，愈加彰显出善良与正义的可贵。

“我和惠茸都是这种性格，只要是正义
的事，我俩都会做。”快人快语的高艳艳回
答，没有片刻犹豫。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中华
传统文化倡导的“仁”“义”二字，作为人们
内心的准则与行为的准则，就像植物的种
子，承载着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义理，也承
载着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义理，在九州大
地上浸润日久，深入人心。

采访结束告别薛惠茸，走在初冬的阳
光下，我突然注意到街心花园里那丛小草，
在初冬的北风中依然绿意葱茏。

小草们那么纤弱，又那么坚韧，随风拂
动的茸茸绿意，令人心神为之一爽。

寒冬将至，但又何妨呢？
严冬是春天的序章。
待春风拂遍山野，那向阳而生、纤弱无

比的小草们，会延展出无限的茵茵绿意，绿
遍天涯，绿遍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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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雪
洋洋洒洒地在旷野飞舞更显风之猎
雪白了远处起伏的绵绵山峦哟
让欢唱的小河儿也镶上了晶莹的钻戒

初冬的雪
漫天飞舞地一刻也不想停歇
枯萎的林木已魔幻成傲天的根根玉柱呀
葱绿的麦田让银色的被子盖了厚厚一层
只有雪舞的崖畔上似乎还悬挂着裹银的灯盏
与卸妆的苹果树在将私房的话儿悄声地嘀嘀
那裹银的雪灯盏就是秋日里晶亮的红柿子哟
虽孤零零几颗却想为乡亲们照亮初冬的雪夜
此刻，畏寒的大雁儿已去了暖身的南方
独留下站立在银枝头仍声声咏唱的花喜鹊
黄昏时段的袅袅炊烟已被银色的雪雾吞没
温暖的农家屋里映出的炉火光时明时灭
缺牙的人将细长的旱烟杆噙在嘴唇上嘶咧着
额头紫色的五线谱里竟跃动着蜜润的美音节
这会儿庄稼人胸腹酝酿的和脑门思谋的一个样呀
多渴望初冬的雪片能像巴掌般下得大些，更大些

初冬的雪
实难与匆匆而过的立冬时令相惜别
你瞧，献舞的银蝶在灰空正绣着来年的丰硕
晶莹的雪花朵却将咱乡野绽放成银色的世界
纷纷而落的银蝶正预兆着舒心的丰年哟
朵朵飘飞的雪花最能滋润咱庄稼人的蜜日月

初冬的雪
■张汉东

回乡

曾是我心心念念的渴望

曾是我望眼欲穿的念想

因为

那里有我最亲最爱的

老父亲

有我最深最沉的牵挂

回乡

如今却是

不愿再提起的话题

是折叠在心底深处

不愿示人的忧伤

因为

那里再也无人

守在门前等我回家

再也无人为我

亮盏守候的灯

走在回乡的路上

萧瑟的风

撩拨着

忧伤的弦韵

泛黄的叶子上

记录着点点滴滴的

陈年往事

老墙上的青苔

晕染着我苍凉的心事

时光

留不住昨天

缘分

停不在初见

有些事

一过便无法弥补

有些人

一别便是一生

夜

开始入眠

我睁着眼睛看着往事

一缕苦涩

漫过眼角唇边

于是

我饱蘸秋墨

在冬的门楣

写下这一行行

结痂的文字

希望它在某一天

能够穿越山河的无言

在一朵朵光阴中站起

那时

你或许就能读懂

这就是亲情

回 乡
■李竹青

西北风吼了一天，天擦黑才歇
了。早上母亲一拉开门先叫了一
声：“哦哟，老天爷夜黑里行下好事
哩。”听到母亲的惊呼，我一骨碌爬
起来扑向窗台，透过那块不大也不
规整的玻璃往外看：“哇，好大的
雪！”满玻璃窗装不下外面尽是的
白，厚厚的雪盖在猪圈鸡窝柴禾堆
上，院子也铺满了。待我穿好衣服
出 来 ，母 亲 拿 着 扫 帚 左 一 下 右 一
下，一条锯齿般的小路，从院里连
住了村巷。不大会儿，巷里传来左
邻右舍的扫帚声，是那种比以往扫
落叶更轻软的声音，间或还有铁锨
铲雪的“嚓嚓”声。这些声音由各
家各户响起，然后移到了村巷。他
们汇合在巷子中间，站在各自或是
土门楼，或是木栅栏，或是土墙洞
的门前，扫着、铲着，你一句，我一
句 ，大 声 说 着 话 。 静 静 的 冬 日 清
晨，声音格外响亮：“昨儿个刮了一
天”“夜黑里下了一夜”“好雪，好
雪”“今冬麦盖三床被，来年抱着白
馍睡”……

阴沉的天空似乎意犹未尽，零
零星星还在飘着雪花。人们完成
了雪路连通任务，各回各家，该是
做早饭的时候了。风匣的“咚嗒”
声牵出道道炊烟，从雪皑皑的农家
院升起。

冬闲的村庄，大雪铺天盖地，
农家生活显得闲散而缓慢。饭时
过了，女人洗了锅碗盆，泔水喂了
猪，打开鸡窝撒一把秕谷碎玉米，
一应收拾停当，开始纺线缠穗纳底
钻帮。男人则走出家门，找几个对
劲的老伙计闲坐。大集体的饲养
场是最常聚的地方。父亲喂牛在
一孔土窑洞里，进门土炕连锅灶，
一口大锅上面坐。窑后一根横杆

连着十几头牛并排摇着缰绳吃草，
不时有“啪啪”闷响、“哗哗”脆响的
排泄声。土炕上、锅灶前、门口的
地脚都成了来人围坐的地方，因为
那里摆了板凳、砖头、木墩这些东
西。

父亲忙着烧火煮麻糁，天冷饮
牛必须用热水。柴烟从锅灶里喷
出，钻到窑后头，再涌到窑前面，在
人的头顶缓缓移动，到了门口，一
部分从高窗钻出去，更多的拥挤着
越过门脑，一到外边全都忽的快速
上升，散化在了阴沉的天空里。这
烟雾缭绕的牛窑，大雪天聚来了几
个人。最先来的是会讲“三国”的
老高，光头，低个，瘦身，穿着老棉
袄，两手筒在袖口里。他进门往炕
沿上一坐，摇晃着上半身，两条腿
在 炕 沿 下 交 叠 随 着 上 身 轻 轻 抖
动，样子很自在。这时的他微闭
着 双 目 ， 喉 咙 里 发 出 轻 轻 的 咳
嗽。坐在对面板凳上的是我唤他

“二爸”的老头，他头戴一顶火车
头棉帽，宽长大脸，帽耳开张随
着头部动作一闪一闪，披了件羊
皮大袄。他那烟袋锅在小布袋里
挖呀挖，挖了一锅烟出来，大拇
指摁了摁，火镰石撇了几撇，火
星燃着了棉絮，按在烟锅上，对
着烟嘴猛吸了几口，烟锅和他那
一圈胡茬的嘴里便冒出团团白色
的烟气来，随即又猛地咳嗽了几
声。这几个都是平常肯来的老伙
计，每次先由二爸讲开场语，相
当于如今的“主持人”。他止住了
咳嗽说道：“上回你说 《水浒》 林
冲 山 神 庙 那 一 段 就 是 个 大 雪 天 ，
今个下雪哩，再说个啥？”老高回
说：“那是逼林冲上梁山么，写书
人专门弄了个下雪天。不是那大

雪天的一场大火，林冲能上梁山
入伙吗？”

老高清了清嗓子道：“也有心
甘情愿冒雪求贤的。《三国》刘备就
是。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
还 有 说‘ 刘 备 摔 阿 斗 —— 收 买 人
心’。其实，人家是正根的皇族，人
称刘皇叔。这人不得江山都不行，
那三顾茅庐请诸葛出山不也下着
大雪嘛！”

接着老高开讲：“话说汉室衰
微 ， 天 下 大 乱 ， 似 ‘ 一 夜 北 风
寒，万里彤云厚’；群雄并起，逐
鹿 中 原 ， 又 恰 如 ‘ 长 空 雪 乱 飘 ，
改尽江山旧’。当此离乱之世，也
只有请到隐逸中的高人辅佐方能
有一席之地。这便有刘玄德三顾
草庐拜访孔明的故事，第二次去
的时候大雪纷飞，他们兄弟三人
冒雪前往……”我趴在炕墙上写
作业，本想听老高讲打仗的，他
这一通摇头晃脑念经般的吟诵诗
文让我听得有些厌倦，正好同学
小锁叫我出去玩，我俩便跑出门
上了崖场碾麦的大场。

我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一步
踏 下 去 就 没 了 脚 脖 ，雪 窝 里 发 出

“嘎吱嘎吱”的声音。大场边的树
木白了，只留下树身和枝干连着的
黑影。看场房脊戴上了尖尖的白
帽子，从电杆引入房间的电线也被
雪加粗了。隔路的田地里，厚厚的
雪为大地铺了一层棉被，麦苗、畦
棱、田间小路全都被遮盖住了，眼
前变成银装的世界。

那个冬天下大雪的年代里，父
亲牛窑中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那
些人，全都远去了，只留下我们这
些那时听不懂故事的孩童，如今也
成了他们当年的模样。

大 雪
■李文晓




